
※村庄名片

田乐村

田乐村位于王江泾镇东北部，王黎公路
贯穿全村，东连田青村，南接市泾村，西邻江
苏省盛泽镇，北靠陆家荡。

田乐村是2002年4月由原新农、永聚两
村合并而组建的一个行政村，为纪念原田乐
乡而命名为田乐村，是王江泾镇的5个中心
村之一。

村域总面积4.53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
积 3600 亩。下设 23 个村民小组，户籍人口
2765 人。村“两委”班子成员 7 名，共有党员
100名，其中女党员39名，35岁及以下的党员
37名，大专以上学历的党员40名。田乐村主
导产业为纺织业、水稻种植业、湿地农业等，
2025年村级集体经济总收入438.7万元，经营
性收入174.9万元。

近年来，田乐村获得了省级全面小康建
设示范村、省级文化示范村、省级减灾示范
村，市级四星级民主法治村、市级生态村，区
级先锋工程五好基层党组织、区级文明村，镇
综合工作先进等荣誉。

※村书记的心愿53

党建引领强根基
共富民生谱新篇

我是嘉兴市秀洲区王江泾镇田乐村党
委书记、村委会主任齐晋。自任职以来，我始
终以“党建领航、民生为本、共富为要”为工
作指引，团结村“两委”班子成员，聚焦党建
引领、共同富裕、民生保障三大核心任务，实
干笃行，推动村庄逐步向着产业兴旺、生态
宜居、生活幸福的美丽乡村稳步迈进。展望
未来，责任在肩、目标明晰，我将重点推进以
下三方面工作：

一是强化党建引领，筑牢基层治理“压
舱石”。严格落实“三会一课”，抓实党员教育
管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深化“党建+网
格”治理，下沉党组织力量，畅通民意、化解
矛盾，锻造过硬干部队伍，为村庄发展筑牢
组织保障。

二是深耕共富路径，激活乡村发展“新
引擎”。立足村情整合资源，参与经营性抱
团发展，创新利益联结机制，延伸农产品产
业链、提升附加值。盘活闲置资产，壮大集
体经济，拓宽增收渠道，走出田乐特色共富
路。

三是聚焦民生福祉，绘就幸福生活“新画
卷”。紧盯群众急难愁盼，完善基础设施、改善
人居环境，做实“一老一小”关爱服务。丰富文
体活动，培育文明乡风，打造村民安居乐业的
幸福家园。

■记者 应丽斋 潘钰鑫 插画 张利昌
图片由田乐村提供

2
2026年4月20日 星期一 电话/82533300 E-mail/jxrbxw@cnjxol.com 编辑/钟惠花 版式/陆晓雯 校对/王宏伟

| 村问 |

田乐，何以甜乐？
【提问】第一声织机声，为何在田乐率先响起？

在王黎公路旁，一块刻着“丝绸发源
地”的赭红色石碑静静矗立，风吹日晒
间，刻满了田乐纺织的岁月荣光。

田乐村党委副书记史胜明每每路
过，总会驻足片刻。“这块石头，是2019年
镇上对村级工业园区改造提升时，村里
的私营企业主们自发从萧山买回来的。”
他的手轻轻抚过石碑表面，指尖在字迹
的凹痕处停了一瞬，“他们非要立在这
儿，说这是根，是几代田乐人靠织机打拼
的时代勋章。”

时光回溯至上世纪 70 年代末。在
嘉兴东北隅最偏远的田乐乡间，“面黄
昏粥半夜，黄浆吃是搭一搭，南瓜当顿
饿一夜”的谚语广为流传。意思是，晚
餐吃面只能顶一个黄昏，喝粥倒是可
以管半夜，而喝了黄浆，一会工夫肚中
就空了，要是把南瓜当饭吃，那就得饿
上一夜。

苦，是那个年代唯一的底色。
也正因苦到了极致，田乐人对改变

的渴望才如此强烈。
1983年，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春风

吹遍田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全面推

开，农民第一次有了经营自主权。当大多
数人还在琢磨怎么把地种好时，49岁的
田乐村村民汝掌生心里盘算的却是另一
笔账。

他观察到在隔壁江苏省盛泽镇上，
做纺织生意的人越来越多，外地客商扛
着大包小包进进出出。他找走南闯北的
亲戚打听，听说那边有人靠一台织机就
发了家。这个消息像一粒种子，落进了汝
掌生早已不安分的心里。

“种地只能管饱，织布才能致富。”汝
掌生咬咬牙，拿出全部积蓄 400元，又东
拼西凑借了一些，购置了一台旧织机。他
成了田乐乡第一代家庭工业的创始人。

消息传开时，村里人都当他疯了。
“种地是本分，织机能行吗？”“万一

赔了，一家老小喝西北风？”质疑声从四
面八方涌来。

一个月后，汝掌生数着手里厚厚一
沓钞票，整整500元。那时，一个全劳力出
工一天最多只能赚 8毛钱，500元相当于
一个人干近两年的收入。

这就是田乐人的第一重“眼光”——
在贫穷中保持对市场的敏锐，在闭塞中

主动寻找信息，在大多数人求稳时敢于
“赌”一把的魄力。

“织机一转，钞票不断”——这8个字
像长了翅膀，一夜之间飞遍田乐的每个
角落。但汝掌生的成功没有引发盲目的
模仿，而是激发了一种冷静的思考：他能
行，我们为什么不行？

一户带十户，十户带全村。田乐人开
始互相学技术、凑资金、找销路。家家户
户添置织机、赶制纱巾，从单一的织造，
慢慢衍生出染色、印花、定型等完整配套
产业链。义乌客商天天上门收购，产品供
不应求。

在秀洲区档案馆，至今存放着一份
珍贵档案——“嘉兴市田乐纺织品贸易
服务公司纺织品交易市场公告”，发布时
间是1984年9月10日。

正是那一年，嘉兴市第一个纺织品
交易市场在田乐乡应运而生。偏远小村，
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纺织品交易阵地。
这不是等来的、靠来的，而是田乐人自己

“折腾”出来的。他们发现产品好卖，但外
地客商来收购，价格压得很低，那为什么
不自己建市场、掌握定价权？

这就是田乐人的第二重“眼光”——
不满足于小富即安，而要做大做强；不满
足于“跟着走”，而要“自己说了算”。

“到 1993年，田乐有家庭织机 8000
多台，80%的村民拥有两台以上织机。”时
任田乐乡工业办公室副主任史留荣对那
段“大干快上”的岁月印象深刻。村庄上
空飘荡的织机声，不再是噪声，而是农户
们劳作的“欢乐歌”。“看谁织机多，看谁
产量高，看谁钱袋满，看谁楼房早”成为
当地一句新谚语。

1997 年 5 月，田间的麦子刚刚泛
黄，田乐乡工业园区破土动工。那些
年去隔壁盛泽闯荡的田乐人，被一个
个喊了回来。“荣成”“诚恒”“蓝天”

“明效丰汇”……一家家企业落户，更
冒出了被乡里人称作“八大金刚”的
龙头企业。

织机，织出了田乐村的富民路，也引
来四邻八乡的艳羡。彼时，只要提起田
乐，人人都赞一句：“噢，那边的人有钱，
都是万元户！”

但田乐人自己知道，真正值钱的不
是那台织机，而是那颗“不安分的心”。

【追问】织机“织出”满村金银时，田乐人为何戛然而止？

“噼啪噼啪”的机杼声，曾带给田乐
村村民无限的荣光，也一度带来了成长
的阵痛。

王国连今年 60岁，是田乐村最早一
批家庭喷水织机散户。腾退以后，他一直
在村里的藏氏纺织当打卷工。

每天晚饭后，他都要到门前的田北
荡边上走一走。“现在这水，干净。”他眯
着眼睛，像是在看一幅看不够的画。

眼前千顷湖荡、烟波浩渺的美景，让
王国连恍如隔世。

2000年前后，田北荡的水是黑的，墨
汁一样的黑。水面上漂着一层彩色的油
膜，阳光下泛着诡异的光。成片的死鱼翻
着白肚，恶臭顺着风能飘出好几里地。王
国连那时不敢带儿子去水边，因为孩子
总问“为什么河是黑的”，他答不上来。

“要钱，还是要命？”——这句没人愿
意细想的话，像一根刺，扎在每个田乐人
心里。

污染从哪来？上游盛泽镇的印染废
水日夜不息地往下灌，加之村里喷水织
机排出的浆料废水直接往湖里倒，水体
富营养化，水葫芦疯长，把整个湖面盖得
严严实实。

田乐人第一次发现，织机这棵“摇钱
树”，结出的不光是钞票，还有黑水以及
恶臭带来的病痛折磨。

2003年，“千万工程”的东风吹到了
村里。田乐村要争创全面小康示范村，头
一件事，就是治水。

“当时先从大企业抓起。”史胜明清
楚记得，2004年，工业园区里的纺织企业
凑钱建起了第一家污水处理厂，接着是
铺管网、截污纳管、废水回用……能想的
法子都想了，可河水的颜色没怎么变。

“后来明白了，光给大企业念‘紧箍
咒’不行。那些低小散户的喷水织机，一
家一户排出来的，加起来更吓人。”

2014年，田乐村把所有散户的喷水
织机通过污水处理工程，统一纳入管网，
进行规范治理。时隔3年，在田乐村，一场
针对散户喷水织机“清零”的生态保卫战
全面打响。

这场仗，不是难在技术，而是难在人
心。

织机是村民的饭碗，是很多人家唯
一的收入来源。一台织机一年能赚三四
万元，一个家庭四五台，就是十来万元的
收入。贸然腾退，等于断了家庭生计。

“刚开始，谁愿意？”史胜明回忆，村
里第一次开会讲腾退，会场炸开了锅。

“你们当干部的站着说话不腰疼！”“没了
织机，我们吃什么？”

区、镇、村三级干部挨家挨户上门，
开了上百场座谈会。不讲大道理，就掰着
手指算账：一台织机一年赚 30000元，但
污染了河水，家里人看病要花钱，孩子不
敢下水游泳，村里没人愿意来投资。从长
远看，这笔账亏不亏？

为了打消村民顾虑，区、镇、村拿出
实打实的举措：镇里给每台织机补贴
9800元，村里联动大企业对接用工需求，
让腾退村民实现家门口再就业。

王国连是第一批响应的。他说，想通
了的那天晚上，他一个人在田北荡边坐
了很久。看着黑黢黢的河面，他想起了小
时候在河里摸鱼抓虾的日子，想起了儿
子问“为什么河是黑的”时自己张不开嘴
的样子。

“钞票是赚不完的，但这条河要是没
了，就永远没了。”第二天，他去村里签了
协议。

但王国连的“想通”不代表所有人都
“想通”。最后一批散户，一直扛到 2018

年。村里一次次上门，一次次做工作。有
人问：“你们把织机都关了，田乐还是田
乐吗？”

史胜明回答：“田乐不是织机的田
乐，是人的田乐。人要是待不下去了，要
织机有什么用？”

2018年底，最后一批坚守的散户签
下了腾退协议。至此，全村共计腾退 41
户、542台织机。

“人生就是在取舍之间作抉择。对织
机，我们爱过、愁过，如今舍了。”史胜明
说这话时，声音很轻，“不为别的，就为求
解心里头那道幸福方程——到底啥叫好
日子、啥叫值。”

这道方程，田乐人“算了”好多年。答
案不是钱多钱少，而是能不能让子孙后
代也看得见绿水、望得见蓝天。

如今的田北荡，鸢飞鱼跃、水清岸
绿，被纳入王江泾运河湾湿地公园，成为
长江四大家鱼外繁基地。那份江南水乡
的诗意风光已重回眼前。

而王国连现在也已经抱上了孙子，
每天傍晚他都牵着孙子的手，在水边慢
慢地走。孙子指着水面喊：“爷爷，有鱼！”
他笑了，那笑容里有一种说不出的踏实。

【叩问】织机的明天，是余音渐远还是新调再起？

“传统纺织业，是不是夕阳产业？”
面对这个问题，田乐村党委书记齐

晋没急着回答。他把我们带到了村里的
金亿帆纺织工艺有限公司。

走进金亿帆的布料仓库，3000多个
品种，10000多个样品，眼前的绚丽让人
眩晕。每一卷布上，都贴着一个小小的标
签——5位数的“身份证”。

“以前十几个人都管不好这个仓
库。”老板卜春伟是子承父业的“织二
代”。前些年，他遇到一个大麻烦：老款
压货压得资金转不动，新款又跟不上客
户的需求，眼睁睁看着市场被别人抢
走。

困则思变。他前前后后砸进去 2000
多万元，走上数字化转型之路：先开发一
套库管软件，让每一匹布都有一张“身份
证”；每一台织机都装上数字监控。手机
上点开小程序，每分钟的生产情况清清
楚楚，仓库里每一米布的进出精确到 0.1
米。

“现在，两个人，一部手机，仓库管得
明明白白。”

掌控了生产，他又把全国 2000多个
客户全部装进这个小程序里。“手机一个
指令，新产品就可以推向全国。客户哪怕
只要半米样品，我们两天内保证送到。”
卜春伟晃了晃手机，“现在三分之一的营
业额，都来自于网上。”

数字化提效，科技创新赋能。2024年
12月 9日，王江泾镇第一个重大科创平
台——大运河长虹实验室成立。金亿帆
第一个和实验室“联姻”，具体方式是这
样的：

企业“出题”——怎么用机器造出一
双“火眼金睛”来识别瑕疵坯布？人工目
检准确率只有 75%左右。实验室“接
题”——通过前期大量数据投喂、搭建算
法模型，研发推出“基于精密视觉的织物
瑕疵智能检测系统”。

目前，这套系统已应用到金亿帆的
生产线上，验布效率提升 50%以上，识别

坯布瑕疵的准确率从 75%提升到 85%，
未来还有望提高到95%以上。

更让人开眼界的，是卜春伟在村里
搞起了“总部经济”。

在江苏泗阳，他投了3家企业——泗
望纺织、六望新材料、九辰印染。

为什么去泗阳？“田乐土地紧张、用
工成本高，泗阳有土地、有政策、有劳动
力。”卜春伟说，这是“藤蔓天下，地瓜根
深”。将生产制造、产业链配套等环节延
伸至外省，既为自身赢得发展空间，更通
过税收反哺、产业链联动为本地经济注
入持续动能。

金亿帆还“破圈”出海。“中东、东南
亚的订单，一年比一年多。”新一代“掌门
人”卜一帆，把面料挂上淘宝、1688、抖
音，又在 Twitter、Instagram、Line上晒图，
隔着半个地球跟国外客户谈生意。

卜一帆说了一句让记者印象深刻的
话：“我爷爷那辈是‘走出去’找信息，我
父亲那辈是‘引进来’做规模，我们这辈

是‘连上网’卖全球。”
三代人，三种“闯法”，但骨子里那股

“不安分”的劲儿，一模一样。
金亿帆的“新生”，只是田乐纺织产

业升级的一个缩影。如今的田乐，技改创
新、抱团发展、跨境出海成为新风尚。企
业主动求变、敢闯敢试，彻底打破了传统
产业的发展桎梏。

采访最后，天已近黄昏，夕阳把整
个工业园区镀上一层暖色。望着村里
工业园区内的织机，齐晋始终坚信：

“没有夕阳的产业，只有夕阳的发展思
维。产业是传统的，但人的脑子可以是
新的。”

厂房里，织机的嗡鸣声依旧均匀而
节制。从 70年前的脚踏织机、上世纪 80
年代的铁木织机，到 90年代的喷水喷气
织机，再到今天的现代化织机——那声
音，换过无数种调子，却从未停歇。

正如这个村庄的脉搏，不急不缓，却
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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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秀洲区王江泾镇田乐村在鸟鸣声中醒来。阳光斜斜地越过运河边的杨树，打在王黎公路旁那块赭红色
的石碑上。“丝绸发源地”五个大字被镀上一层暖边，石碑的影子慢慢缩短，像是时光在悄悄退场。

路的那一头，纺织工业园区也醒了。连绵不绝的织机轰鸣，数十家纺织企业鳞次栉比，厂门口，刚下线的坯布
码放得整整齐齐，一卷卷洁白如雪，像一个个巨大的蚕茧，等着被运往远方。操着外地口音的客商穿梭其间，一派
产销两旺的繁忙景象，彰显出这个纺织村的产业底气。

从“面黄昏粥半夜”的苦日子，到“万元户”遍地的富庶乡；从不惜割舍吃饭家伙也要换回一汪清水的决绝，到
新时代实现传统产业数智新生的传奇——这片土地到底是靠什么“织”就一部乡村嬗变史？

带着这个疑问，百村行采访组走进田乐村，试图读懂那些织机背后的人，读懂每一个历史关口都“看深一层、
看远一步”的田乐村民。


